庶民文化中的崑曲��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


蔡振家


摘要


《秦瓊倒銅旗》是台灣亂彈戲中頗富盛名的武戲，此戲中的崑曲套曲「十牌」為雙調南北合套、「倒旗」諸曲為黃鐘宮北曲。本文指出「倒旗」諸曲源自崑劇《麒麟閣．三擋》，並就曲牌之源流、聯綴形式、戲劇運用，及此戲的劇場搬演與文化等，剖析崑曲在庶民文化中的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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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崑劇被認為是在文學、意境、表演上最典雅、細緻的劇種，士大夫階層對於崑曲的文化挹注，成就了中國戲曲史上的藝術巔峰，也因此，戲劇學家論及崑劇，多半著眼於菁英文化的範疇，�然而，崑曲對於近代戲曲的影響既深且廣，其存在於庶民文化中的通俗面貌，亦值得多方面地加以研究。


清初「花部亂彈」興起後，崑曲在各種地方戲中仍佔有一席之地，常與其它的新興聲腔在同一戲班、同一齣戲裡面演出，面對著新的觀眾與審美標準，進而產生種種頗堪玩味的變貌。花部戲曲中所保存的崑曲或許未必雅正，但其俗化甚或異化的現象，倒是反映著庶民文化對於菁英文化之戲曲成就的解讀、詮釋，與重新地運用。


台灣的亂彈（北管）戲，於清代從閩粵等地傳播來台，無論在劇目、音樂、表演、語言等各方面，都保有花部亂彈的特色。台灣亂彈戲的聲腔以板腔體的「福路」與「西路」兩大系統為主，�並包含了少量的崑曲與小調。台灣亂彈戲中的崑曲，主要存在於「扮仙戲」、「武戲」以及「牌子」裡面，此外，業餘子弟清唱的「幼曲」曲目中，也有一小部份源自於崑曲。�


本文的研究對象《秦瓊倒銅旗》，是一齣演唱崑曲聯套的武戲，此戲聲勢浩大、場面火熾，是台灣亂彈戲的著名戲碼。在台灣民間流傳著這麼一則戲諺：「懶懶馬也有一步踢，歹歹戲也會一齣倒銅旗」，意思是說再怎麼差的戲班，無論如何也會表演《倒銅旗》這一齣好戲，以此比喻一個人再怎樣差，也有一些可取之處。�另一則諺語說：「老生俊仔，拼死倒銅旗；貓鐘，有酒好味是」，記錄著一個以此戲成名的演員，因長年賣力演出而致健康受損的故事。�此戲諺不僅反映出《秦瓊倒銅旗》演出之難，同時也為此戲風靡民間劇壇的昔日盛況，留下生動的見證。


有關《秦瓊倒銅旗》的研究，以李炳慧的博士論文《音樂傳統的動態性：台灣北管吹打樂的場合適應》�為代表。該文中敘述了《秦瓊倒銅旗》舞台演出的情形及曲牌、鑼鼓的運用，並與道教科儀「禁壇」做詳細的比較與音樂分析，但文中並未觸及曲牌的來源問題。


《秦瓊倒銅旗》戲中的崑曲，包括了俗稱「十牌」的雙調南北合套，以及俗稱「倒旗」的四支黃鍾宮北曲，這些曲牌究竟源自於何本傳奇，一直是個未解的謎。我從《集成曲譜》與北管手抄本的比對中，發現《麒麟閣．三擋》此折戲的曲牌，正是四支「倒旗」曲牌的來源，這個發現，也使得台灣亂彈戲與崑劇的比較得以展開。


明末清初劇作家李玉所著的傳奇《麒麟閣》，並不是一齣廣為人知的崑劇，昔日較常演出的有〈激秦〉、〈三擋〉、〈揚兵〉等折，至今〈三擋〉之片段尚能重現於舞台之上。�而台灣亂彈戲中唱崑曲的劇目，除了扮仙戲《天官賜福》等之外，流行最廣的正是《秦瓊倒銅旗》，由此可見，庶民文化中流行的崑劇劇目，未必盡是戲劇學家所熟悉的名劇，這些劇目在民間的演出面貌與文化脈絡，亦是戲曲研究者感到陌生的。本文針對《秦瓊倒銅旗》的探討，期望能呈現出崑曲存在於台灣民間劇場中的面貌與意義。


二、劇目源流與衍變


（一）《麒麟閣》與《倒銅旗》


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是全本福路戲《破五關》中破「泗水關」的一段，故亦名《泗水關》，此戲除了在開頭有唱一段福路唱腔【二凡】之外，武戲中使用了成套的崑曲，這些曲牌應是自崑劇所中吸收的。我發現李玉所撰的傳奇《麒麟閣》，其中的〈三擋〉與〈倒旗〉兩折，正是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的主要出處。


《麒麟閣》全劇篇幅長達六十一齣，共四卷二本，戲中的情節多與《說唐演義全傳》相仿。�其中，〈三擋〉為《麒麟閣》第一本下卷第十五齣，〈倒旗〉為第二本上卷第五齣。茲將此劇重要關目簡介如下：


隋末煬帝荒淫無道，群雄四起。尤俊達與程咬金囚劫楊林餉銀被擒，賴秦瓊求情方免於死罪，押至濟州（〈醉劫〉）。程、尤兩人密通李密、王伯當、羅成，越獄劫庫，逃往瓦崗寨，聚義反隋。楊林聽信賀芳之言，說虎翼將軍秦瓊暗通線索，應先斬之（〈報反〉）。楊林之歌姬張紫煙盜令箭給秦瓊，要他儘速逃走，並且以死激勸（〈姬洩〉；即〈激秦〉）。楊林聞秦瓊逃走，命上官儀追回，賀芳隨後自告奮勇帶兵去擒，但楊林估算此二人非秦瓊敵手，決定親自出馬。秦瓊夜逃潼關，連遭上官儀、賀芳、楊林三番阻擋，幸有程咬金相助殺敗楊林，兩人同奔瓦崗寨（〈三擋〉）。


楊林在泗水關豎立銅旗，令天下好漢前去拔倒，有藐視群雄之意，西魏王李密乃禮聘瓦崗寨秦瓊等人，前往倒旗（〈借兵〉、〈遣助〉）。李密兵破界牌關、滎陽關、虹霓寨、臨陽關，江都告急，因此楊林在泗水關擺下八門金鎖陣，中豎銅旗，由東力旺護之，另求羅藝發兵支援，羅藝乃遣其子羅成領兵前往（〈看報〉）。


羅成在泗水關指揮護陣，臨敵之際，發現倒旗者乃表兄秦瓊，故暗助之，先使東方旺下令，不許斗門放冷箭，繼令東方旺不可阻攔，任秦瓊倒旗。秦瓊揮瞷打下銅旗斗，再擊倒銅旗，東方旺追殺人疲馬乏的秦瓊，羅成連忙挺身出戰，殺死東方旺，秦瓊見到羅成，方知表弟暗助（〈倒旗〉）��（以下略）。


台灣亂彈福路戲《秦瓊倒銅旗》之關目、人物，與《麒麟閣．倒旗》大致相同，係敷演隋末之時，李密投奔瓦崗，程咬金讓位給李，李封秦瓊為掃隋大元帥，命其破五關。秦瓊一路連破三關，到泗水關時，靠山王楊林奉隋煬帝之命擺下銅旗大陣，並修書羅藝請求相助，羅成前往助陣，其行前告稟母親，來倒旗者乃是表兄秦瓊，母命其暗助之。羅成先至西圍面見秦瓊，告以銅旗陣之機關及破陣之法。守銅旗將軍東方白與東方紅，先在校場與羅成操兵排陣，當守護銅旗時，羅成命令二將不可用亂箭傷人，二將對羅成始起疑心。秦瓊四番倒旗，末獲故戰友裴元慶之亡魂相助，銅旗遂倒，羅成與秦瓊再殺二將，終得破陣。


清傳奇中有《倒銅旗》，以羅成為主角，劇中秦瓊破泗水關的情節與《麒麟閣》殊無二致，此傳奇今已不存，著者亦不可考。�


陶君起的《京劇劇目初探》書中，另提及《東嶺關》此戲，又名《倒銅旗》。此戲關目亦類似於《麒麟閣》，但守關隋將由東方旺改為楊義臣父子六人。�


（二）西秦戲與正字戲


從崑劇《麒麟閣》、《倒銅旗》到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此戲的傳播過程，從劇種、聲腔、劇目、地緣等方面來推測，很可能是經由廣東的地方戲傳來台灣。


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屬於福路戲，因此可以推測，劇中所唱的崑曲是與福路系統的亂彈戲中一起傳來台灣的，也就是說，福路聲腔與崑曲兩下鍋的演法，應該是在大陸就形成的，因此我們可以依循著福路聲腔此一線索追溯《秦瓊倒銅旗》的源流。


已知大陸的地方戲曲中與福路聲腔有直接相關者，為流傳於廣東海陸豐地區的「西秦戲」。西秦戲在當地又稱「亂彈戲」，聲腔以「正線」為主，次有二黃、西皮、梆子腔（吹腔的一種）等，其中「正線」系統為現存「亂彈腔系」諸劇種中，與台灣亂彈福路戲血源最相近者。


西秦戲中有《秦瓊倒銅旗》此一劇目，係清末吸收其它劇種所發展出的「提綱戲」：





清末，西秦戲的演出活動局限於惠陽東部（今惠東縣）的“福佬話”地區。此時，正在變化竟新的粵劇、潮劇和外江戲不斷流入，海、陸豐縣還有正字戲、白字戲的演出。劇種之間的競爭促進了西秦戲的變革，主要表現為發展了純科白或以科白為主夾唱的提綱戲，如《秦瓊倒銅旗》。提綱戲以大嗩吶和大鼓、大鑼、大鈸等擊樂伴奏，氣派雄壯，適應城鄉廣場的演出，又迎合群眾崇尚熱鬧的要求，故此大受歡迎。�





由此可知，西秦戲中的《秦瓊倒銅旗》為移植自其它劇種的劇目，以科白為主，用本身劇種聲腔演唱的曲子較少。從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來看，戲中的福路唱腔僅有【二凡】一個板式，用於羅成、秦瓊的對談，猶如例行公事一般，十分死板，因此可以推斷，《秦瓊倒銅旗》中的福路唱腔同樣是移植崑劇後添入的。


流傳於廣東東部地區的正字戲與潮劇，都有《秦瓊倒銅旗》此一劇目。林淳均《潮劇聞見錄》中云：「潮劇在其發展過程中，曾吸收正音（字）戲的戲文及其曲牌音樂��《三關詞》和《銅旗陣》，就是其中的例子」�，道出了此戲的流傳途徑。正字戲中以正音曲為主要腔調，此外也從其它劇種吸收了部份的崑腔、亂彈、雜調等。�至今，正字戲中的崑腔戲《秦瓊倒銅旗》源流已不易追考，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齣熱鬧粗曠的武戲傳至粵東之後，頗受農村觀眾的喜愛，先後為正字戲、西秦戲、潮劇所吸收，傳至台灣後，亦成為亂彈戲最具代表性的武戲。


（三）演出劇團與演出型態


演出《秦瓊倒銅旗》的劇團，可以分為三類，(� = 1 \* roman �i�)人戲：職業亂彈班、業餘子弟團，(� = 2 \* roman �ii�)偶戲：布袋戲團、傀儡戲團，(� = 3 \* roman �iii�)道士團，以下針對這幾類劇團的興衰與演出《秦瓊倒銅旗》的情形略作介紹。


台灣的職業亂彈班，在日治時期達到全盛階段，直到通俗易懂的歌仔戲崛起後，亂彈戲的觀眾才逐漸減少，但由於有廣大的北管子弟支持以及亂彈戲不可取代的宗教功能，�光復後，亂彈班仍在民間劇壇中維持一定的地位。民國四、五十年，亂彈班仍常常演出《秦瓊倒銅旗》，資深亂彈演員王金鳳與蘇登旺，都曾經提到他們當時因頻繁演出此戲而健康受損的往事。�當今碩果僅存的亂彈班「新美園」，最後一次演出《秦瓊倒銅旗》的時間，約在民國七十幾年，當時飾演秦瓊的團主王金鳳已經六十多歲了。�


宜蘭地區也是台灣亂彈戲的重鎮，出身「新樂陞」（冬瓜山班）童伶班的莊木土，為宜蘭地區演出《秦瓊倒銅旗》的代表人物，他在二十年前最後一次演出此戲時，已經年過六十。1988年「新蘭陽歌劇團」在萬華龍山寺演出《秦瓊倒銅旗》，該次演出為此戲留下了僅有的錄影紀錄，當時飾演秦瓊的林增華，便是莊木土的學生，�從這卷錄影帶中或許可以窺見莊木土技藝之一二。


台灣民間的子弟團，廣義而言，是指演唱北管、南管、高甲、歌仔、京劇等之業餘劇團，狹義而言則單指北管業餘劇團。�北管子弟團的活動遠比其他劇種的子弟團活躍，數量上也較多，在西部平原及東北部的民間，各大小村落幾乎都曾經有一團以上的北管子弟團存在，配合著地方上的祭祀節令做演出。


排場熱鬧、演員眾多的《秦瓊倒銅旗》，曾經是北管子弟團最受歡迎的戲碼之一，老子弟談到自己曾經參與過此戲演出時，總是引以為榮。二、三十年以來，人才凋零的子弟團已經很難演出高難度的武戲了，近幾年來，似乎僅剩樹林武當社還有演出《秦瓊倒銅旗》。


除了登台演戲之外，子弟團在排場與出陣時，亦常演奏《秦瓊倒銅旗》中的曲牌。排場與出陣都是子弟團的清奏形式，但排場是靜態的，在館閣內或廟埕中圍圈而坐；出陣則是動態的，常見於神明遶境、慶典或出殯的遊行隊伍中。


在排場與出陣中，以嗩吶與鑼鼓合奏曲牌的演奏形式，稱為「打牌子」，《秦瓊倒銅旗》中的崑曲聯套「十牌倒旗」是常演奏的曲目之一，演奏時不僅曲牌的順序與戲場演出時一樣，連戲場上配合身段表演的「掛弄」、「節節高」等音樂，也都在排場中演奏，唯演奏速度通常比戲場上快得多。


在中國各地方的樂種中，有些民間吹打樂也將戲曲曲牌拿來當作演奏曲目，其中成套者謂之「一堂體」，最常見的一堂體曲目「九腔一堂」，為【新水令】、【步步嬌】��等曲牌聯綴成的雙調南北合套，�與「十牌」的前九支曲牌相同。這類套曲在演奏時，習慣會在曲牌之間插入鑼鼓曲牌，如贛南採茶戲、江西遂川的民間吹打樂，在「九腔」套曲中以【金錢花】等鑼鼓曲牌過渡、貫穿，�台灣北管樂則在「十牌倒旗」中插入成套的鑼鼓曲牌【空牌】，有調劑耳目的功效。


北管布袋戲為台灣布袋戲的一個重要流派，因為台灣布袋戲的演師與樂師中，北管子弟團出身者佔有相當的比例，故而在布袋戲中廣泛使用亂彈戲的音樂與表演程式，甚或直接移植亂彈戲劇目，《秦瓊倒銅旗》便是一個代表性的例子。布袋戲著名演師黃海岱，曾在1985年「民間劇場」中選擇《秦瓊倒銅旗》這齣戲做演出，直至近年，黃海岱在一些公職人員選舉場合中的布袋戲示範表演，也曾手擎秦瓊布偶，唱幾句《秦瓊倒銅旗》戲中的崑曲，由此可見黃海岱對此戲的鍾愛程度。


根據呂訴上〈台灣傀儡戲史〉所載，台灣的傀儡戲也有《秦瓊倒銅旗》此一劇目。�


道教文化與戲曲一向有著密切的關係，兩者的影響是雙向的；道教故事或儀式有時成為戲曲的題材，而道教科儀的宣演也會引用戲曲表演程式或民間音樂。


台灣的道教儀式吸收了大量的南北管音樂，其中北部「正一派」的道士使用許多亂彈戲的表演程式，科演明顯具有「戲曲化」的傾向，�其中道士對「禁壇科儀」的宣演，便深受亂彈戲《秦瓊倒銅旗》的影響。


醮祭科儀中有「文開啟、武禁壇」之謂，指的是兩個具代表性的科儀：開啟、禁壇，前者宣唱大篇道曲，後者則以武技表演著稱。「禁壇」科儀常在「三朝醮」或「五朝醮」的第二天晚上施行，包括了「敕水淨壇」與「結界禁壇」，�用意為「灑掃壇場以除氛穢，五方結界以禁結一切鬼祟」。�正一派的禁壇科儀中，移植了亂彈戲《秦瓊倒銅旗》的曲牌與表演程式，引用「倒旗」四支曲牌與「十牌」中的【收江南】等音樂，並以揮舞雙瞷來掃除地區一切鬼祟，完成「五方結界」的儀式。


禁壇科儀由道士團中地位最崇尊的「高功」宣演，然而唱崑曲曲牌者常常並非高功，而是由擔任鑼鼓演奏的樂師齊聲合唱。此科儀通常在密閉的內壇中宣演，斗室中鑼鼓與嗩吶齊鳴，瞷影如風，紙符灰飛，聲勢十分驚人。至今，正一派道士可以說是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最佳的演出者，可惜醮場內壇門禁森嚴，一般人無緣得見精采的禁壇科儀。


三、曲牌的聯綴形式與排場


（一）違悖曲律的聯套


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中的「十牌倒旗」諸曲，都是自「南北合套」中取用的曲牌，然而其聯綴形式卻異於南北合套的慣例，這是個值得特別注意的現象。


《秦瓊倒銅旗》的曲牌，為一個雙調南北合套（所謂「十牌」），間以黃鐘官南北合套中的四支北曲（所謂「倒旗」）插入而成，其聯綴形式及演唱者如下表：





§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的曲牌聯綴形式§





�
演唱者�
曲　　牌　　名�
�
�
�
1�
秦瓊�
【新水令】�
「十牌」之一�
雙調北曲�
�
2�
羅成�
【步步嬌】�
「十牌」之二�
仙呂南曲�
�
3�
羅成�
【折桂令】�
「十牌」之三�
雙調北曲�
�
4�
秦瓊�
【醉花蔭】�
「倒旗」之一�
黃鐘宮北曲�
�
5�
羅成�
【江兒水】�
「十牌」之四�
仙呂南曲�
�
6�
秦瓊�
【喜遷鶯】�
「倒旗」之二�
黃鐘宮北曲�
�
7�
羅成�
【雁兒落帶得勝令】�
「十牌」之五�
雙調北曲�
�
8�
秦瓊�
【刮地風】�
「倒旗」之三�
黃鐘宮北曲�
�
9�
羅成�
【僥僥令】�
「十牌」之六�
仙呂南曲�
�
10�
秦瓊�
【四門子】�
「倒旗」之四�
黃鐘宮北曲�
�
11�
裴元慶�
【收江南】�
「十牌」之七�
雙調北曲�
�
12�
羅成�
【園林好】�
「十牌」之八�
仙呂南曲�
�
13�
羅成�
【沽美酒帶太平令】�
「十牌」之九�
雙調北曲�
�
14�
秦瓊、羅成�
【尾聲】�
「十牌」之十�
？�
�



「十牌」諸曲【新水令】、【步步嬌】、【折桂令】、【江兒水】��等的聯綴形式，為雙調南北合套中常見的一種，在京劇舞台上還有些武戲會用到，如《乾元山》、《石秀探庄》、《淮安府》等，內行簡稱此套數為「新步折江」，係取前四曲之首字命名。此套數中的南曲原屬仙呂宮，因與雙調北曲合為一套，乃名為「仙呂入雙調」。�


「倒旗」的四支曲牌為黃鐘宮北曲，摘自《麒麟閣．三擋》的黃鐘官南北合套。


上表中多達十四支曲牌、由兩個南北合套拼聯而成的長篇聯套，以文人劇作家的標準來衡量，明顯地違悖了崑曲聯套的原則，但換另一個觀點來看，此戲倒是提供了一個花部亂彈誤用崑曲的有趣例證。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的崑曲聯套，在以下幾個方面違悖了崑曲格律：


1.黃鍾入雙調？


一折戲中有時因劇情之轉折、情境之推移，曲牌聯套可以移宮換韻，但絕無將兩套相異宮調之曲牌交叉混用的作法，僅南北合套中，以「仙呂南曲」入「雙調北套曲」，成為慣例，特名為「仙呂入雙調」。


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單用既有的「新步折江」熟套不敷表現，乃摘取黃鍾宮南北合套的四支北曲，插入雙調南北合套中，這樣的用曲突破了歷來聯套的規律，姑且可稱為「黃鍾入雙調」的嘗試。但「倒旗」這四支原屬黃鍾宮的曲牌，在嗩吶管色上雖可謂“入”了雙調（「十牌」與「倒旗」各曲的調高相同），卻仍有換韻的斧鑿痕跡：「十牌」諸曲為「東同」韻，「倒旗」諸曲為「齊微」韻。


2.曲牌的演唱者


《秦瓊倒銅旗》突破了南北合套中，對立兩方一唱北曲、一唱南曲的慣例，也突破了北曲由主角獨唱到底的慣例。


3.尾聲


「新步折江」南北合套的末曲通常為【清江引】，在台灣亂彈戲中「十牌」之末改成許多戲皆通用的【尾聲】。北管嗩吶曲牌【尾聲】有西路與福路兩種，分別在所有的西路戲與福路戲中套用，《秦瓊倒銅旗》是用福路的【尾聲】，其曲詞為：「今朝方遂人心願，喜得兒曹笑歸垣，顯得芳名萬古傳」。


（二）曲詞的問題


「十牌」、「倒旗」諸曲作為鋪敘《秦瓊倒銅旗》的曲牌，除了聯綴形式的問題之外，另有一個奇特的現象：這些崑曲的曲詞與劇情進展脫節，根本是文不對題，換句話說，此戲移植其它劇目之曲牌以敷演倒銅旗，關目與曲詞的結合乃是張冠李戴！


先論「十牌」。


「十牌」曲詞所敘述的劇情與《秦瓊倒銅旗》可以說毫不相干，劇中主角乃是功臣勇將，無奈昏君在位，仇家陷害，雙方人馬在墳場間交戰，最後邪不勝正。作為《秦瓊倒銅旗》主要的南北合套「十牌」，應該源自另一本與《麒麟閣》、《倒銅旗》無關的傳奇，其出處待考。「十牌」曲詞全文詳見附錄。


由於《秦瓊倒銅旗》演出中，配角羅成、裴元慶通常不唱「十牌」曲詞，故曲詞文不對題的情形並不嚴重，實際上，「十牌」的功用與京劇中的「大字牌子」（或稱「混牌子」）類似，只演奏曲牌音樂烘托戰爭的氣勢，不計曲詞的意義。


京劇的「大字牌子」是取自崑劇中的唱腔，但忽略原有曲詞（所謂「大字」）的意義，以嗩吶演奏工尺（即「大字」旁邊的「小字」），廣泛地使用作為盛大的龍套場面與軍事行動之配樂，如「發兵、班師、會操、布陣、設伏、捕獵、運送錙重，以及帝王、官員出行時的仗儀開道，神仙、妖怪的駕雲或駕風等」。�此外，「混牌子」也用於盛宴飲酒、寫信看信、妖怪變幻人形、奏本等場面，或是作為代替悲痛、敘述、宣布戲齣結束的一種符號。


次論「倒旗」。


「倒旗」的曲牌出自《麒麟閣》，但奇特的是這些曲牌並非摘自〈倒旗〉一折，而是摘自情節大異的〈三擋〉一折。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搬演《麒麟閣．倒旗》的情節，曲牌卻移用較常演出的《麒麟閣．三擋》之北曲，由此可見民間戲曲對於文人劇作的自由剪裁。


秦瓊倒旗時連打帶唱「倒旗」曲牌，是屬於崑劇中「有聲皆歌、無動不舞」的表演傳統，但由於身段非常繁重，有的演員並不開口唱曲詞，由後台其他演員代唱，甚至完全不唱，任由嗩吶吹奏曲牌旋律，這樣的表演被謔稱為「倒啞巴旗」，會被觀眾挑剔。�


有關曲詞的另一個問題，是傳抄過程中的字句訛誤與文意變化。由於民間戲曲的傳承者識字程度有限，在手抄本中有錯字與文意不通的現象，原本不足為奇，但在《秦瓊倒銅旗》的倒旗曲牌中，其曲詞與原出處《麒麟閣．三擋》略有出入，不純然只是傳抄訛誤的結果，其中還有刻意更動曲詞以符合倒旗劇情的痕跡，由此也可以得見曲牌被移用後，民間戲曲演出者的「再詮釋」。


例如《麒麟閣．三擋》【醉花蔭】原曲，為秦瓊得歌妓之助，夜逃潼關之際所唱，原曲末數句為：





緊緊的持征轡，也顧不得那泠泠露濕征衣，猛跳出虎穴龍潭，俺可也覓知己。





傳至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戲中，此曲卻成為秦瓊欲破銅旗陣前發下的豪語，曲詞變為：





勒整披密珠機，我也顧顧不得冷落石輕移��（白：猛虎跳出！）虎穴龍潭，俺可也密珠璣。





從原曲的「猛跳出虎穴龍潭」到「猛虎跳出」，其文意產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值得注意的是，此句唱詞在亂彈戲中易曲為白，秦瓊大喝一聲「猛虎跳出」，配以亮相與鑼鼓，表現出單身入陣的秦瓊英武非常，但已與崑劇中英雄逃難的情境毫不相干了。


（三）「倒旗」曲牌的戲劇運用


「倒旗」的四支曲牌出自《麒麟閣．三擋》，戲中諸曲牌的聯綴及其演唱者，如下表所示：


§崑劇《麒麟閣．三擋》的曲牌聯套§





�
演唱者�
曲牌名�
�
�
�
1�
秦瓊�
【醉花蔭】�
北曲�
「倒旗」之一�
�
2�
上官儀�
【畫眉序】�
南曲�
�
�
3�
秦瓊�
【喜遷鶯】�
北曲�
「倒旗」之二�
�
4�
四小軍、賀芳�
【滴滴金】�
南曲�
�
�
5�
秦瓊�
【刮地風】�
北曲�
「倒旗」之三�
�
6�
四小軍、楊林�
【鮑老催】�
南曲�
�
�
7�
秦瓊�
【四門子】�
北曲�
「倒旗」之四�
�
8�
程咬金�
【雙聲子】�
南曲�
�
�
9�
秦瓊�
【水仙子】�
北曲�
�
�
10�
秦瓊、程咬金�
【尾聲】�
北曲�
�
�



在這個南北合套中，從第二至第七支曲牌，敷演隋將三番阻擋秦瓊逃關，都是以南曲作為隋將上場的引曲，秦瓊在唱北曲時，隋將上場插入與秦瓊的對白，隨後雙方殺介下場（上官儀僅以言語勸說，未與秦瓊動武）。這樣的程式反覆三次，在南北合套的架構下將〈三擋〉做了層次分明的鋪陳。


當秦瓊遭遇到的對手越來越強，戲劇衝突猶如長江三疊浪般，一波強似一波，曲牌音樂的響度也隨之漸強。單騎前來「一擋」的上官儀，以小鑼五擊頭上場，所唱曲牌以笛、小鑼伴奏；率五百鐵騎來「二擋」的賀芳，上場曲為龍套齊聲乾唸【滴滴金】，�全曲由大鑼伴奏，秦瓊隨後所唱的【刮地風】也轉為以海笛伴奏（之前的北曲以笛伴奏）；老大王楊林親自領軍來「三擋」，秦瓊所唱的【四門子】前半用小鑼伴奏，後半轉為大鑼，曲畢緊接鑼鼓「急急風」，楊林親率大軍追上，達到此戲的最高潮。�


武戲中南北合套的北曲配合著高潮迭起的劇情進展，這樣的排場在崑劇中已然相沿成習，崑劇《麒麟閣．倒旗》中，北曲敷演三次倒旗的排場為：秦瓊上場引曲唱【醉花蔭】，第一次倒旗唱【喜遷鶯】，第二次倒旗唱【出隊子】並打下銅旗斗，第三次倒旗唱【四門子】並擊倒銅旗。


相反的，「倒旗」諸曲用在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中，卻沒有搭配戲劇衝突的升高，反而成為「儀式性」的反覆，這樣平板、無劇情進展的排場，倒是與道教科儀「禁壇」的排場相近。





§《秦瓊倒銅旗》倒旗表演與道教科儀「禁壇」的排場比較§





曲牌�
《秦瓊倒銅旗》�
禁壇科儀�
�
醉花蔭�
一次倒旗�
東方結界�
�
喜遷鶯�
二次倒旗�
南方結界�
�
刮地風�
三次倒旗�
西方結界�
�
四門子�
四次倒旗�
北方結界�
�



道教科儀「禁壇」的「五方結界」，除了最後的中央結界是舞劍（唱【收江南】），其他四方結界都是舞瞷，只是方位循東南西北之順序變換。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的倒旗表演，除了第一次是舞槍，後三次都是舞瞷，分上、中、下三路瞷法逐次變換。�易言之，秦瓊四次倒旗的表演，沒有劇情上的進展，既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百戲」展技段落，其重覆四次的程序又猶如一種「儀式」。


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中秦瓊的倒旗表演，固然是全劇的重頭戲，但戲劇排場實際上是平面化的。【醉花蔭】、【喜遷鶯】、【刮地風】、【四門子】等節拍逐曲緊湊的唱腔音樂，用在四次倒旗的「儀式」，這樣不協調的戲劇運用是值得留意的。


（四）排場分析


《秦瓊倒銅旗》此戲的主要音樂可以分為：「福路唱腔」、「十牌」曲牌與「倒旗」曲牌，這三個系統的音樂原本各成一系，不能混用，但卻異常地出現在《秦瓊倒銅旗》同一齣戲裡面，此戲中取材多樣的用曲，正是為著搭配戲劇場面的推移。


此戲的排場，隨著劇情的推展呈現出三個不同的層次，即(�=  1 \* roman �i�)出兵前的布置、(�=  2 \* roman �ii�)兩軍交戰的武戲、(�=  3 \* roman �iii�)儀式性的倒旗表演，三者搭配的音樂也各自不同，以下圖來做說明。





§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多層次的排場§





�


�


��





��








第一個層次的音樂「福路唱腔」，為胡琴伴奏的板腔體唱腔，用在秦瓊與羅成商議戰事之時，兩人輪番唱一板三眼的【二凡】板式，能夠符合靜態敘述的戲劇排場。


第二個層次的音樂「十牌」，以嗩吶與鑼鼓演奏曲牌，烘托著兩軍交戰的盛大場面，隨著音樂響度的增強，劇場的聲勢登時提昇到更高一個層次。這類的「牌子」，功用基本上類似於京劇中符號化的「混牌子」，藉嗩吶吹奏崑曲的雄壯聲勢，點染著出兵、擺陣、慶宴等盛大的場面。


從第二個層次到第三個層次，「十牌」套曲已不敷使用，為了有效凸顯出具有獨立性、儀式性的倒旗表演，乃引入另一個宮調的套曲。


第三個層次的音樂「倒旗」，於秦瓊四次倒旗時演唱，這四支曲牌與龍套合唱、符號化的「牌子」不同，主角必須要唱出曲詞，因為【醉花蔭】等曲是屬於崑劇武戲中主角連打帶唱的表演傳統。


釐清了這三個不同層次的戲劇排場後，關於「十牌倒旗」十四支曲牌「黃鐘入雙調」的奇特聯綴方式，便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釋。


此戲進入兩軍交戰的場面後，主帥秦瓊唱「十牌」的第一支曲牌【新水令】，「十牌」的第二支曲牌【步步嬌】用在大軍向戰場移動之際，這兩支曲牌與崑劇武戲中「新步折江」的用法相吻合。�但自【折桂令】之後，秦瓊四次倒旗的排場由「倒旗」曲牌與「十牌」曲牌相間連綴，則是個極其特殊的安排，這種違悖聯套規律的作法，是基於腳色勞逸的考量；在「倒旗」曲牌之間插入「十牌」曲牌，可以讓主角於每次倒旗後能夠喘息片刻。由於「倒旗」曲牌乃是黃鐘宮南北合套中摘調而出的北曲，因此，「十牌」與「倒旗」相迎交替的曲牌連綴形式，可以視為南北合套的變形，惟南曲的位置由雙調曲牌取而代之。


台灣亂彈戲中以「十牌」套曲鋪敘武戲的用法，也見於《羅通掃北》、《玉麒麟》等戲中，但「十牌」套曲作為《秦瓊倒銅旗》武戲排場的骨幹，因「倒旗」的加入而顯得十分特殊。秦瓊四次倒旗時唱【醉花蔭】、【喜遷鶯】、【刮地風】、【四門子】四支「倒旗」曲牌，而插在「倒旗」曲牌之間的「十牌」【江兒水】、【雁兒落帶得勝令】、【僥僥令】等，實際上是取代了【畫眉序】、【滴滴金】、【鮑老催】等南曲的位置，於南北合套「十牌」之上，建立起一個“小南北合套”，套中含套，造成排場的層次感，凸顯出倒旗表演是個具相對獨立性的段落。


四、音樂與科介


（一）「倒旗」曲牌與原崑曲的比較


本節在於比較「倒旗」四支曲牌與原本〈三擋〉中的崑曲。


各手抄本中的工尺常有出入，這是民間音樂的常態現象，在此對亂彈戲與崑曲在工尺、板眼上的細部差異不多深究，比較的重點放在大結構上：亂彈戲中是否完整地引用該曲牌、分段（即亂彈藝人所稱的「破節」）之處是否一致、插白（唱腔中插以道白）是否一致，此外，曲牌板式速度的變化、鑼鼓的處理，也列為比較的重點。


1.【醉花蔭】


此散板曲的鑼鼓皆插入於斷句之處，猶如標點符號般修飾著曲牌的句逗，崑曲的處理較亂彈戲複雜、細膩，除了在句尾打「小鑼二三鑼」，在句中停頓處也酌加司鼓獨奏「哆哆」、「八拉」等，並有配合亮相的「四擊頭」、「五錘」、「孔匡」等，反之，亂彈戲《秦瓊倒銅旗》此曲單純地在句尾打「大鑼二三鑼」（俗稱「二甲三」）鑼鼓。


2.【喜遷鶯】


此曲原有疊唱首句的定格，但用在亂彈戲時則無。


在板式、速度方面，崑曲與亂彈都會在「俺好似逃秦晉，孟嘗狼狽」句中轉快，由一板三眼轉為一板一眼。


鑼鼓方面，崑曲【喜遷鶯】僅有三小節的鑼鼓插入，用在一板三眼轉一板一眼之處，作為節拍轉折的交代。而亂彈戲則是以一鑼、二鑼、三鑼、五錘頭等鑼鼓，自由地插入於【喜遷鶯】的前半段（一板三眼的部份）。


3.【刮地風】


此曲原有十二句，崑曲在第六句之後插入賀芳與秦瓊的對白與武打，後半六句敷演秦瓊得勝出關。亂彈戲中此曲只唱前六句。


【刮地風】曲中有插入身段表演，即崑曲曲譜上某字工尺板眼聚集之處，如「這馬兒一聲聲不住嘶」句末，在「工」字上標出了三個底板，並非指此音要拖長，而是指此處唱腔必須中斷，場面起「抽頭」鑼鼓，讓演員以馬鞭做身段表演。


亂彈戲中曲牌唱腔中斷，轉入鑼鼓與身段表演，通稱「破」或「破節」。【刮地風】此曲，係在曲首定格「呀」之後「破節」。


�



§【刮地風】崑曲曲譜與亂彈戲手抄本之比較§�





4.【四門子】


〈三擋〉中此曲的音樂一氣呵成，並無插入秦瓊與楊林的對白，亂彈戲引用此曲時亦完整唱完，但兩者的「破節」分段方式不盡相同。





§【四門子】崑曲曲譜與亂彈戲手抄本之比較§�








【四門子】是「倒旗」諸曲中，亂彈戲與崑曲原曲最接近的曲牌，以下列出曲首前兩句之簡譜作比較：





　　　　自由板


�亂彈　  35  21  54  3│　1  1  2│35  32│57  6│0  23│17  656│


　　　  半  空      中   雲 雲　  陣  陣  起，      看  看  看





崑曲　  │0 5    3  3  │ 2  1  2│3   3 │ 5   6│0  23│17   6 │


   　　    半   空 中    隱 隱    征  塵   起，       看  看  看








�亂彈　  │0 1   6 5  │ 3    5 │ 35  61 │ 54  3│35  21│3��


   　　  　看  金鼓    連   天   振  似    風，   聽　聽　聽





崑曲　  │ 0     1  │ 6   1 6│56  5435│6   - │鑼鼓「抽頭」��


  　　           看    連  天   展  羽    麾，





總之，亂彈戲《秦瓊倒銅旗》引用崑劇《麒麟閣．三擋》的四支北曲，由於刪去了隋將的插白，分段落的方式與原曲不盡相同，甚至【刮地風】用在亂彈戲中只唱了前半段。在鑼鼓的插入方面，崑曲中以「抽頭」鑼鼓讓演員中斷唱腔、轉為表演身段，亂彈戲中也有類似的處理，即「破節」。在唱腔中平行墊入鑼鼓，崑曲稱為「混牌子」，亂彈戲稱為「插介」，崑曲曲牌中的鑼鼓有固定的演奏規範，亂彈戲則無，較單調而缺乏細膩的設計。


（二）吹打樂與身段的配合


在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的倒旗表演中，為了襯托秦瓊在銅旗陣中的各種舞蹈化或武術化的身段，除了用節奏性的鑼鼓樂，另外還加入了旋律性的嗩吶，以吹打合奏的音樂來點染幾個不同的身段，這可算是此戲的一大特色。


《秦瓊倒銅旗》戲中每一次倒旗的程序基本上都是一樣的，以下列出其表演程序與配合的音樂：


§倒旗表演及其音樂§





表　　　演�
音　　　樂�
�
護旗守將出，舞鎗。


秦瓊出，看雙平。


秦瓊於九龍口叫介。


唱曲牌並舞瞷。


擊打銅旗兩次。下台。


幕後準備。


出台。


大喝一聲，舞瞷。


護旗守將出，與秦瓊戰。


秦瓊勝，下台。�
曲牌「十牌」。


鑼鼓「緊戰」。


鑼鼓「五錘頭」。


曲牌「倒旗」。


吹打。鑼鼓「水波浪」


吹打「鬧虎彩」三次。


鑼鼓「緊戰」。


吹打「萬年歡」


曲牌【風入松】


鑼鼓「火炮」�
�



配合身段的吹打樂共有四種，都是簡短音型的多次反覆，沒有什麼旋律性，但速度上則有豐富的變化。


第一種吹打樂用在配合秦瓊擊打銅旗之際，沒有特定的名稱，可以說只是一種音效，演奏方式如下：


    accel. - - - - 


�嗩吶　　5 ∥:  3 0   5  :∥


鑼鼓　　台∥:  齊　 台  :∥





第二種吹打樂稱為「鬧虎彩」，用在秦瓊出台舞瞷之前，演奏「鬧虎彩」三次以渲染緊張氣氛，也讓演員在後台能稍事整頓、喘息片刻。演奏方式如下：





　　　　　　　　　　　　　　自由板


�嗩吶　　　　　　∥:　7 　  6 　  5  　  7  　 6    5  :∥


鑼鼓（水波浪）　∥:　七　匡　七　匡 七 匡七匡..（漸快）:∥





第三種吹打樂稱為「萬年歡」（或稱「節節高」）。當秦瓊蹲好馬步，大喝一聲後開始舞瞷，後場便演奏「萬年歡」至舞瞷結束：





accel. - - - - - 


�嗩吶　　5 5　∥: 3 5   2 1    3   5 5  :∥


鑼鼓　　八八  ∥:七 　八八 　匡  八八 :∥ 





第四種吹打樂插入於曲牌破節之處，稱為「掛浪」，如【四門子】曲中「馬呵」之後，即中斷唱腔轉入「掛浪」。鑼鼓點為「哭相思」轉「龍滾水」再轉「哭相思」，末了以「兩鑼」接回曲牌：





�鑼鼓點　　　　　　哭相思　　　　　龍滾水


嗩吶　　　∥: 3   0 3   0 3  1 4 :∥ 3 3  1   3 3  1│ 3   3    3 3  1│


鑼鼓經　　∥: 匡 嚨匡 嚨匡 七嚨:∥匡匡 齊 匡匡 齊│ 匡　匡　匡匡 齊│


　　





龍滾水　　　　　　　　　　　　　　　　　　哭相思　　　　　　　兩鑼


│3   3    3 3  1│ 3  1  3  1∥: 3 4 :∥: 3   0 3   0 3  1 4 :∥ 3 2  3│


│匡　匡　匡匡 齊│ 匡 齊 匡 齊∥:匡齊:∥:匡 嚨匡 嚨匡 七嚨:∥匡咚 匡│








一般的掛浪只使用「哭相思」鑼鼓，插入「龍滾水」鑼鼓是為了配合特殊的身段，如秦瓊的甩髯口等。


「哭相思」相當於崑曲曲牌中間為配合身段演示插入的「抽頭」鑼鼓，其節奏與「小鑼抽頭」完全一樣：





崑劇鑼鼓


「小鑼抽頭」�
小鑼抽頭　∥: 台   另 台   另 台   乙 令 :∥


小鑼節奏　∥: 　 　 　 　  　 　　       :∥�
�
亂彈鑼鼓


「哭相思」�
哭相思　　∥: 匡   嚨 匡   嚨 匡   七 嚨 :∥


大鑼節奏　∥: 　 　 　 　  　 　　       :∥�
�



在崑劇中，若遇到曲牌中間插入身段表演，中止唱腔旋律，轉入鑼鼓「抽頭」，但在亂彈戲中的處理則略有不同，曲牌的「掛浪」中加入嗩吶吹奏頑固音型，保持旋律的連續，這也是亂彈戲中的「牌子」最大的音樂特徵之一。


（三）掇腔


王季烈論及度曲時提及：「掇者，一腔中稍加頓逗，而唱作兩腔」。一些崑曲北曲的句尾，若最後一個字為平聲字，常會用掇腔的技巧唱滿一小節，如以下摘自《義俠記．打虎》【雁兒落帶得勝令】的例子，曲中「兇、忙、空、蹤、通、窮」諸字，全部都唱掇腔：





§崑曲【雁兒落帶得勝令】中的掇腔§�











掇腔的唱法是在一腔中稍加頓逗，唱作兩腔，但台灣亂彈戲與崑曲的音樂處理卻有顯著的不同，以下舉〈三擋〉的【喜遷鶯】第三句為例，比較崑曲與亂彈的唱法：





���





上例中崑曲的唱法，裝飾性的232致使一腔分為兩腔，而亂彈戲掇腔的唱法不再僅僅是裝飾性質，其具有較強的節奏感，這個節奏感常常藉由鑼鼓的平行插入加以強調，這也在曲牌句尾造成了頓挫感：





掇腔　│ 1    ．6     12    1   │


鑼鼓　│ 匡    – 　  匡    匡   │


五、劇場搬演與戲曲文化


（一）「雙演」與「拼戲」


「雙演」（或稱「演雙棚」），是指同一個劇團以兩組前場演員，一組文武場，同時演出同一齣戲，兩個表演區相鄰同向，中間為文武場。近年的文獻記錄中，《秦瓊倒銅旗》在台灣最出名的一次雙演，是1963年，台北靈安社於大龍峒保安宮前的演出，�當年觀眾多達一、兩萬人的熱烈情景，常為靈安社的老子弟所津津樂道。�


由於雙演需要龐大的演員陣容，因此職業劇團的雙演比較少見。據資深亂彈演員林阿春女士回憶，她十幾歲時在大龍峒「瑞興陞」童伶班，某年七月普渡時於基隆公園雙演《秦瓊倒銅旗》，是因為當時瑞興陞恰巧兩期童伶班都有空，就合起來演。


「拼戲」（或稱「拼台」、「鬥戲」），是職業團同場競爭的一種演出形式。係爐主請來兩團以上的戲班，要他們同時在廟口搭台，以各團觀眾的多寡，判其優劣。亂彈戲對台拼戲常必須以同一齣戲相拼，由於亂彈戲的劇本及表演程式，較台灣的其它劇種來得固定，各團同時演出，觀眾很容易比較演出的優劣。當今最擅演出《秦瓊倒銅旗》的老生演員王金鳳、蘇登旺，兩人在四十幾年前便曾經對台拼過三次《秦瓊倒銅旗》。�


《秦瓊倒銅旗》常成為雙演或拼戲的戲碼，一方面反映了此戲受歡迎的程度，一方面也因為此戲最重聲勢，以超過一組的演員同時演出，誇大其戲劇威力，在平淡的農村生活中，應當有讓觀眾狂歡、宣洩情緒的功能。


（二）符號與儀式


林淳均在《潮劇聞見錄》中對潮劇《秦瓊倒銅旗》的演出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廣場演出，臺上擂鼓吹號，甚至放鞭炮，臺下人山人海呼聲助威，其場面真是驚心動魄。一般武戲，演至武打場面時，把臺上的側幕、布景都捲起，臺上一片空闊，表演區一直伸延至后臺，演員就在台上滾打撕殺。臺下觀眾，特別是小孩，站到座位上，大聲叫好，整個劇場的氣氛，十分熱烈。�





以上所描述的劇場氛圍，令人聯想到目連戲的搬演盛況。這類戲曲的演出轟動鄉社，並不是劇情扣人心弦或演員唱做精采，而是劇中穿插的驚險激烈的雜技，與台上台下混成一體、熾熱狂歡的劇場氛圍。這類的戲曲有著特殊的審美格調，其祭儀功能也屢為戲劇學家強調，龍彼得於〈中國戲劇源於宗教儀典考〉一文中指出：





這些戲（按：指目連戲）的功用是極明顯的。它們的目的並非在於生動的描述目連或觀音的一生��它們乃是以直接而怵目驚心的動作來清除社區的邪祟，揮掃疫癘的威脅，並安撫慘死、冤死的鬼魂。�





倒旗的表演程式被道教科儀「禁壇結界」所移用，便是以舞瞷的激烈動作，來清除四方鬼祟、封禁於醮場之外；倒過來說，《秦瓊倒銅旗》是否具有驅邪除煞、超度鬼魂等祭儀性功能呢？在筆者訪問亂彈戲藝人的過程中，得到的答案一直是否定的，《秦瓊倒銅旗》並沒有在特定節日或祭典場合演出的習俗。


在《秦瓊倒銅旗》戲中仍有一些儀式的色彩，如在台灣「新蘭陽劇團」的演出錄影帶中可以觀察到，銅旗搬上戲台，要經過燒化金紙灑淨的手續，而銅旗在戲台上的文場前面落地固定之前，扛銅旗者還要作出「三進三退」的儀式，猶如抬神轎一般，由此可以看出銅旗應具有一定的神聖性。


然而，此一聖物並非是崇拜的對象，而是被破除的對象。在崑劇《麒麟閣．倒旗》中，秦瓊在第三度倒旗時揮瞷一舉擊倒銅旗，但在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中，秦瓊四次倒旗仍不能動其分毫，最後，鬼魂裴元慶在鞭炮聲中出場，�從旁助秦瓊一臂之力，方能擊倒銅旗，這也透露出在地方戲中，銅旗具有更濃厚的超自然色彩。


屹立於戲台上銅旗，是此戲最重要的戲劇符號，戲劇高潮也就在於銅旗被擊倒的一剎那。這樣的戲劇主題是如此的特殊，因此，在歷史上，此戲也曾經發揮了其「政治儀式」的功能，銅旗的破除代表了新舊制度的更替：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進行了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十一月彭拜等在廣東海陸豐建立蘇維埃政權��之後，戲曲藝人成立了“梨園工會”，參加“梨園工會”的有海豐、陸豐兩縣的正字戲、白字戲、西秦戲等劇種的二十個戲班的藝人��當年除夕，對臺大唱《秦瓊倒銅旗》慶祝翻身年。�





上引文中所謂的大革命，應指紅軍在湖南發動的秋收暴動。《中國戲曲志．廣東卷》中對於廣東當時《秦瓊倒銅旗》的演出做了進一步的描述：





1927年除夕，海豐縣蘇維埃政府為了慶祝紅色政權的誕生，西秦戲順泰班應邀演出武打提綱戲《秦瓊倒銅旗》。演出在鑼鼓喧天、鞭炮轟鳴的熱烈氣氛中進行，參加演出的藝人為了答謝解放他們的蘇維埃政權，人人精神抖擻，表演格外起勁，一直到台下鞭炮燃盡，黎明來臨，台上的演員仍不肯罷休，“銅旗”始終未曾推倒。在場的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見狀，只好派了幾位同志上場推倒“銅旗”，戲班才停鑼息鼓結束演出。後來，“同志倒銅旗”便在海陸豐群眾中成為美談。�





劇團為酬謝解放他們的蘇維埃政權，選擇獻演這齣熱鬧狂歡《秦瓊倒銅旗》，可能欲藉此戲「拔倒銅旗」的儀式，在除夕夜裡徹底的除舊佈新一番，以迎接翻身年的到來。在演出的最後，秦瓊遲遲無法成功倒旗，而刻意藉在場的革命同志之手將銅旗推倒，方纔成就了此一政治儀式，其時，舞台上的銅旗，也獲致其作為政治符碼的嶄新意義。


（三）武術與武館文化


林瀾在《試說南派武功戲》書中，提及南派武功對潮劇武戲的影響，並將潮劇《秦瓊倒銅旗》分類為長靠武戲之屬。潮劇中的武術，從演員的師承來看，基本上習自正字戲，�而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中的武術，除了職業演員的師徒相傳，來自民間武館的影響更是歷歷可見。


「武館」是台灣的村庄開發史中，具重要社會功能的一種志願性社團，為村庄子弟利用閒暇學習拳術、陣法、舞獅等技藝的傳統子弟組織。從最初作為鄉里自衛組織，及迎神賽會的陣頭，到以獅陣為村民驅邪破煞等功能，下至國術館、漢藥、勘輿術、命理等，這些農村社會中的諸般民俗都與武館有關。


武館與曲館在傳統村庄中具有密切的關連，兩者除了可能同在村廟中庇鄰而居，共同在廟會中出陣之外，更重要的是技藝上的交流。曲館演出子弟戲，有時會央請武館的成員來協助武戲的演出。


《秦瓊倒銅旗》是與武館文化最有關係的一齣亂彈戲，主角秦瓊使用的雙瞷，便是武館中常用的短兵器之一。子弟團演出《秦瓊倒銅旗》，有時候是讓武館的好手去演秦瓊，如彰化梨春園以前演此戲時，曾由和美鎮武師蔡海浪演秦瓊。�更普遍的情況，是請武館的人來教「瞷套」，如彰化集樂軒著名的北管全才施萬生，演秦瓊時舞的瞷套，便是受教於同村庄中武館「振興社」的成員張金鎚。�又如北港集雅軒在日據時代擅演《秦瓊倒銅旗》，便請北港武館「德義堂」的武師來教瞷套。�


職業團方面的傳承，瞷套為基本把子功的一種，但也有坐科完畢後再向武館師傅請教的例子，如宜蘭地區知名的亂彈演員莊木土，於童伶班學了瞷套之後，又到礁溪白石腳的獅陣請教武師，以求瞷套武術之精進，�又如擅長武戲的亂彈演員蘇登旺，自認《秦瓊倒銅旗》為其最拿手的亂彈戲，其瞷套為宋江陣武師黃金河所傳授。�另一種情形是，亂彈演員本身的副業，就是教武術或開國術館，已故的亂彈花臉演員劉阿生，便是代表性的例子。


《秦瓊倒銅旗》戲中與武館有關的表演，除了瞷法之外還有陣法。武館的陣法又叫「結連環」，通常一個獅陣在廟會中排場表演時，繼單打、雙打等拳法及兵器操演之後，壓軸的就是總動員的結連環，這種表演的難度不是很高，但取其陣式浩大、隊形變化之美。


武館「陣法」在戲曲表演體系中的類比，即是「龍套隊形」。《秦瓊倒銅旗》戲中，羅成與守關主將東方白、東方紅，分別教其軍隊演示了三個陣式：雙龍出水、八門金鎖、五虎擒羊，�與武館的陣法有關。


六、結論


台灣亂彈戲中的崑曲，依其戲劇運用的不同可分為四種，其中除了清唱用的「幼曲」接近於文人度曲的傳統，其它三種使用場合「扮仙戲」、「武戲」、「牌子」，都足以代表崑曲在庶民文化中的戲劇功用。在崑曲與板腔體聲腔並存的地方戲中，崑曲常具有特定的「符號」意義，這一點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以胡琴伴奏的各種板腔體聲腔，其板式節奏的豐富變化，固然有利於鋪敘各種戲劇情境與劇情轉折，但以嗩吶吹奏的崑曲，其高亢雄渾的氣勢，則遠非板腔體聲腔所能企及，因此，崑曲在地方戲中往往固定用在龍套行動、武戲等盛大熱烈的場面中。此類曲牌常省略曲詞，程式化地運用於特定的排場，京劇稱為「混牌子」或「大字牌子」，台灣亂彈戲中稱為「牌子」，《秦瓊倒銅旗》戲中以雙調南北合套「十牌」作為兩軍交戰的排場，便是屬於這類的運用。而主角在武打中演唱的崑曲，則屬於載歌載舞的崑劇表演傳統，台灣亂彈戲《扈家庄》之扈三娘、《秦瓊倒銅旗》之秦瓊所唱的北曲【醉花蔭】、【喜遷鶯】等屬之。


在台灣亂彈戲中，不僅「戲中有祭」的扮仙戲沿用了崑劇原有的吉慶劇劇目，武戲《秦瓊倒銅旗》中崑曲的唱做表演被道教科儀所移用，亦可謂「祭中有戲」。古樸雅正的崑曲，在庶民文化中與宗教儀式產生密切的關連，正透露出崑曲此一戲曲符號特有的「神聖性」。


庶民文化中對崑曲最嚴重的誤用，是忽視曲詞與劇情的關連，這也是崑曲「符號化」過程中一個深刻的現象。


崑曲曲牌作為一個自足的藝術單元，它的成份包括了牌名、格律、音樂、曲詞等。當它作為劇曲時，各曲牌因宮調、聲情不同，劇作家需慎選曲牌聯綴成套，以符合一齣戲的排場。在戲曲的排場研究中，成套曲牌的「能指」（signifier）：牌名，被條列作為評論排場的依據，這就是將崑曲曲牌視為戲劇文本中的符號來加以分析。


排場，是關目情節的「表現」（presentation），而戲中的崑曲曲牌，即是據以「表現」的符號。曲牌中填入曲詞，於戲場上由演員歌之，則屬於一種「再表現」（或稱「代表」，representation）；曲牌透過曲詞與戲劇文本的語境（context）產生關連，並藉音樂的唱奏方式將劇場節奏與劇中人的心情予以外爍。透過「再表現」，曲牌才融入於戲劇文本與劇場文本中，成就一齣完整的作品。�


以這個觀點再來看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戲中「十牌」作為兩軍交戰的排場，由於在演出中省略了曲詞，可以說，這些曲牌符號未能完成「再表現」的步驟，故而能夠通用於排場類似戲齣之中。


而源自〈三擋〉的「倒旗」曲牌，於秦瓊倒旗時演唱，則屬於另一種符號化的做法。在〈三擋〉中，原曲牌已經完成「再表現」的步驟，曲牌符號在戲劇文本中被賦與不可割離的血脈關連，但台灣亂彈戲《秦瓊倒銅旗》戲中以移花接木的方法，將〈三擋〉中的曲牌植入倒旗的表演裡面，文不對題的曲詞造成了「再表現」的弔詭，這樣的現象在台灣亂彈戲中並非孤例。�


由於台灣亂彈戲中的崑曲曲牌常常只以嗩吶演奏，演員不必開口唱，因此曲詞與劇情脫節的問題，在實際演出時並不嚴重，雖然如此，我們切不可認為民間藝人對曲牌的曲詞不夠重視，事實上，北管資深子弟對於嗩吶曲牌的「牌子詞」是極為珍視的，擁有曲牌唱詞的北管藝人，即使對曲詞文義不甚瞭解，但仍會強調它是無價之寶，�不輕易外傳的。牌子詞的學唱及記誦，是出了名的難，除了因為語言、文化的隔閡，手抄本中頻繁的錯字、脫字也是一個原因，但似乎越是誨澀難懂的詞，北管子弟覺得學起來越是能顯得氣派、飽學！


業餘子弟對曲詞有著近乎盲目的崇拜，在另一方面，職業劇團中將崑曲的唱詞抽掉，將嗩吶曲牌程式化地用在類似的戲劇情境，這樣的發展可謂崑曲音樂生命的續存。缺乏唱詞約束的曲牌，在民間頻繁演奏、任意插字（加花）之下，出現無以計數的「又一體」，顯得富於生命力，如在台灣民間戲曲中用途廣泛的嗩吶曲牌【風入松】，不僅有多種體式，在布袋戲界經年累月的運用之下創造出【倒頭風入松】，成為可以靈活運用的器樂曲牌，則是庶民文化在崑曲創作上的成就。


此外，《秦瓊倒銅旗》戲中曲牌的「插介」、「掛浪」等運用，也可以代表北管嗩吶曲牌通俗熱鬧的發展方向，又如北曲句尾的「掇腔」，在庶民文化中也有其自成一格的唱法，這些都與原本的崑曲音樂有明顯的不同。


本文最後必須要指出的是，以《秦瓊倒銅旗》為例，並無法窮盡地方戲曲中崑曲之特色，如台灣亂彈戲《扈家庄》中，尚有雜以方言演唱崑曲的例子，�二黃戲、福路戲中偶有以一句崑曲充當【導板】的用法，�這些崑曲的豐富變貌在本文中皆無法詳述。本文僅提出崑曲研究的一個方向，相信各種地方戲中的崑曲遺響，可以讓我們對「無劇不崑」的意涵有更深刻的瞭解——人們或許仰視崑曲如一株孤傲之古松，但亦何妨俯身細觀足邊的百花齊放，觸摸民間戲曲中崑曲生命的綿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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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春淮，〈正字戲古今談〉，《戲劇藝術資料》第13期（廣州：中國戲劇協會廣東分會、廣東省藝術研究所，1990），頁112-116。


龍彼得（著）、王秋桂、蘇友貞（譯），〈中國戲劇源於宗教儀典考〉，《中外文學》，七卷十二期（1979），頁158-181。


（三）音影資料


北京崑劇團演出《出潼關》，《崑劇選輯》第二輯第二十集，文建會發行。


新蘭陽歌劇團演出《秦瓊倒銅旗》錄影帶，1988年6月4日於萬華龍山寺。


五州園掌中劇團演出《秦瓊倒銅旗》，1985年9月　日青年公園「民間劇場」。


開荒科儀——國立藝術學院露天劇場開幕儀式，1998年5月　日於國立藝術學院。


道教科儀田野錄音，1994年11月15日至18日，蘆洲顯妙壇於三重南聖宮之三朝醮中的演出。


梨春園「十牌倒旗」演奏錄音，由台灣省交響樂團發行。


邱火榮「十牌倒旗」教學錄音。


（四）網路資料


西田社╱《台灣戲曲．亂彈戲》╱北管FAQ（http://www.seden.org.tw/tw_oper/lt/faq/）


�
附錄 「十牌」曲詞


�
1.【新水令】


蒼天何苦困英雄


想從前功勞如夢


朝廷旨朦朧


臣子顯丹忠


氣貫長虹


俺此去把殘生斷送


2.【步步嬌】


火輪雙足如雲湧


殺氣連天動


看征塵蕩劈空


想是前途奸人窮弄


平地顯神通


任妖邪如蜂湧


3.【折桂令】


嘆前途去路無窮


似羊　藩籬進退無內


好一似無巢燕子


什麼良離一旦牢籠


亦只為朝廷恩重


那曾有百戰奇功


妖氣欺英雄


聖旨朦朧


實指望棄暗投明


又誰知反覆無榮


4.【江兒水】


猶如從前事


教人恨滿胸


為先人不與仇人共


汲汲負劍斬妖雄


誰知也復南柯夢


落得地下重逢


一片忠魂


喜得是生死一途共


5.【雁兒落帶得勝令】


本待要扣天關上九重


又誰知滅忠良提樑棟


閃得俺有家邦無處容


因甚得父子們皆輕送


呀


那昏君酒色落深宮


全不想四海皆殘生痛


苦只苦這江山一旦空


這功勞皆如夢


朝中


瑞棄有岐山風


英雄


嘆人生似土崩


6.【僥僥令】


當年轉些些


日比田橫捨死忘生


千年重管只日有餘封


7.【收江南】


呀


紙錢蝴蝶飛呼呵


因甚是雷轟


末不是陰魂正去不相逢


又只見賊兵陣陣勢


想不平滿腦正愁懷


忍把烽煙失盡皆空


8.【園林好】


聽陣陣烽煙耳中


想奸人墳間蹤藏


只管去休要驚聳


管落在羅網中


9.【沽美酒帶太平令】


眾兒郎各自收兵


命眾將打暴歡喜


回朝中各位將軍封


若說起前功大戰


被奸臣啟奏明君


若說起功勞將我來問罪


去征萬載千秋


俺冤家和你冤仇


倒作了世代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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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亂彈戲藝人將【刮地風】之曲牌名誤植為【四門子】，此為林水金整理之抄本。邱火榮本此曲標為【水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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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性的倒旗表演





倒旗








十    牌





兩軍交戰的武戲





福路唱腔





出兵前的布置





崑曲│ 1   ．232     1    -   │


       馳 - - - - - - - - - - - - - - - - 





亂彈│ 1    ．6     12    1   │


       馳 - - - - - - - - - - - - - - - - 














